
春晚吉祥物“骋骋”：
它们的自由驰骋一波三折

■本报记者赵宇彤

背靠独特基因库，
在“冷门”马学里寻突破

■本报记者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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骐骥驰骋踏新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
联欢晚会》四匹骏马的吉祥物形象活泼可爱、意气风发。
与“骐骐”“骥骥”“驰驰”设计灵感源自文物不同，“骋骋”
的原型是普氏野马———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拥
有 6000万年进化史的“生物基因活化石”。

普氏野马体形壮实，四肢粗短，鬃毛短而直立，尾
巴毛短稀疏。这种保留了马类原始基因的“野生瑰宝”，
20世纪 70年代曾在我国野外绝迹，直到 1985年我国
启动“野马返乡”计划，普氏野马回归故乡———新疆准噶
尔盆地。如今我国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已突破 900匹，
占全球总量的 1/3，成为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

普氏野马绝境归来的背后，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
这里面有贪婪与残酷，但更多的是温情与守护。它不仅
是生态修复的奇迹，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见证。

回到家乡

100多年前，野马曾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但是由
于天灾，再加上人类恣意捕杀，都先后灭绝。1876年，
最后一匹欧洲野马死在乌克兰的原野，西方人以为世
界上的野马已经绝迹。1878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
尔斯基在新疆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一种野马，并将其
命名为“普氏野马”。这一发现在全球引起轰动，野马
这一物种重新回到人类视野。

然而，故事的发展迎来猝不及防的转折。
长时间、大规模的野蛮捕猎随之而来。一些欧美

机构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搜寻、追逐野马幼驹，大量
护驹的成年野马因此丧生，再加上气候干旱、放牧干
扰等因素，1969年，国际组织宣布普氏野马野外灭绝。

普氏野马从被发现到野外灭绝，仅过去 90年。
万幸的是，在 1890年，被捕捉的普氏野马幼驹中

有 13匹在德国进行人工饲养并成功生存下来。
“全球现在所有的野马都是这 13 匹野马的后

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
康告诉《中国科学报》，随着欧美圈养普氏野马的数量
增加，欧洲成立了国际野马组织，希望送野马回家。

普氏野马的家乡是新疆。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
返乡计划”。新疆吉木萨尔县成立了首个野马繁育研
究中心，陆续从英国、德国和美国引进了 18匹野马，
开始人工驯养。

普氏野马回到了家乡，科研人员也随之开展保育
与研究工作。
“普氏野马是大型食草动物，体重一般在 250千

克以上，通体棕色，头大颈短、小腿部位呈纯黑色。”杨
维康说，在生活习性上，普氏野马能较快适应野外的
干旱环境，具有中亚荒漠千百万年环境胁迫形成的优
良抗逆基因。

正是这一特点，让普氏野马成为中亚荒漠生态系
统的指示种、伞护种、旗舰种。
“普氏野马需要充足的草料、水源，以及较少的人

为干扰。如果准噶尔盆地能维持 500匹以上稳定生存
的野马，则证明荒漠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杨维康解释
道，同样地，普氏野马极高的关注度和吸引力，也能带
动国内外更多群体共同参与濒危物种保护行动。
“因此，保护普氏野马并非只是保护单一物种，而

是能辐射带动中亚内陆荒漠生态系统的整体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杨维康说，经过精心饲养和繁育，2004年，
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野马数量已经超过 100匹。

“不包邮”的插曲

看着普氏野马种群发展壮大，研究团队的每个成
员都满心欢喜。然而，新的挑战摆在了他们面前———
如果只圈养濒危野生动物，就算数量再多，也没有实
际价值。

野外释放，成了下一个考验。
“野马放野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把箱子门一开，把马

放出去就完成了。”杨维康说，离开故乡数十年的野马，环
境适应能力如何、能在哪里生存，都需要细致的科学调研。
“第一次放野主要为了探索其生存条件，因此初

期选址优先考虑食物充足、水源稳定、人类干扰少的

地点，且靠近公路，便于冬季大雪时运输草料进行救
援。”杨维康回忆道，当时，尚未博士毕业的他便已参
与野放选址工作。

2001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在卡拉麦
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27匹普氏野马第一
次冲出围栏奔向荒野，沉睡的野性在风中苏醒。

消失数十年的普氏野马重返家园，可把其他动物
“吓”坏了。“当时，野马集群到水源点饮水，蒙古野驴
等其他动物会本能地退让。”杨维康回忆道。

他们观察发现，普氏野马还有很多有趣的行为。
“正在吃草的两匹马，其中一匹突然不吃了，昂着头跑
到同伴身边，在肩胛骨靠后位置咬了一口。紧接着，同
伴也在它相同部位咬了一口。”杨维康笑着解释，这是
它们在挠痒———由于存在盲区，必须得同伴帮忙。

尽管普氏野马的野放工作进行顺利，但有块石头
一直压在杨维康心头———现有野马均为 18匹引进野
马的后代，遗传多样性严重不足，急需更多新鲜血液。

幸运再次降临。2003年，作为野马繁育中心专家
组成员的杨维康，遇到了德国科隆动物园的两位专
家，对方因工作需求从哈萨克斯坦经由新疆返程。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去哈萨克斯坦，对方说是去

看养在那里的十几匹野马。”杨维康不解地问，“为什
么要看那里的野马？新疆野马繁育中心就有 100多
匹，还有 30多匹已经放归野外。”

德国专家十分震惊。“他们以为 1985年运送到中
国新疆的 18匹野马都被养死了。”虽然不知道“谣言”
从何而来，杨维康还是带着他们参观了新疆现有的野
马，“他们对我们的繁育成果十分满意，并提出要再赠
送 6匹雄马。”

然而，野马可以赠送，运费却要自行承担，这对于
当时“捉襟见肘”的野马繁育中心来说，无疑是一笔巨
款。作为联络协调翻译负责人，经过杨维康的积极协
商，双方达成一致，想办法找基金会筹措运费。

终于，2005年 9月 7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
架大型货机落地乌鲁木齐，远道而来的 6匹野马被送
到了野马繁育中心。双方专家约定，3匹野马交配后放
野，3匹留作种源。

“软放归”

普氏野马放归野外———它们“回家”了，但仍牵动
着研究人员的心。
“我们最初担心野放后，野马会出现营养不足等问

题，毕竟在繁育中心，会定期投喂它们苜蓿、胡萝卜、西
瓜等。”杨维康说，但人工饲养带来的营养单一、运动不
足、过于肥胖等问题，同样危及了普氏野马的健康。

幸好，通过野放跟踪监测，杨维康和团队发现，野
放后的普氏野马适应能力超出预期。
“实际上，野外植物多样性丰富，野马能精准选

择适口性好、营养高的草，并回避毒草。野放后的野
马个体体形明显优于圈养个体，毛发光亮，体形精
干。”杨维康说。

在物竞天择的野外，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同样是

阿勒泰地区的冬牧场，每到冬季，就会有 15万至 20
万只羊、2000匹家马进入，与野马争夺食物。”杨维康
告诉记者，一旦家马携带传染病，将对野马群造成致
命打击，“同样地，家马还会和野马争夺配偶，雄性野
马为保卫家族，和家马打斗中极易疲惫受伤死亡。”

后来，通过退牧还草、补贴牧民、全域禁牧等措
施，该保护区实现全域禁牧，从此无家畜干扰，食物
竞争和疫病风险得以解决，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由于该保护区坐落于天山北麓，每到 11月底气
温骤降。为帮助野马适应野外环境，保护区管理人员
建设了面积 800亩的辅助围栏，野马自动回到围栏。
管护人员在围栏中投喂草料、提供饮水，帮助野马过
冬，次年 3月再放开围栏。
“我国普氏野马保护采用‘软放归’策略，不同于其

他国家完全任由自然选择的‘硬放归’。这样在初期能够
保障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等条件适宜，再逐步减少人
工干预。”杨维康表示，“这是针对我国普氏野马种群基
数少，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探索出来的保护策略。”

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已突破 900匹，
野外种群达到 300多匹。杨维康说：“现在仅有约一半
的野马会在冬季进入围栏，另一半已无需人工补给水
和草，能够独立越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野放。”

在杨维康看来，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进入新阶
段，开始由新疆向其他地区拓展。“为避免种群过度集
中，我们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大青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尝
试建立独立野马种群。”

然而，由于大型食草动物对活动范围的需求较
高，目前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其生存空间依然
非常有限。此外，现有种群均为 24匹野马的后代，仍
需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引进更多个体、增加遗传多
样性，以及提升对极端气候和疫病的抵抗能力。
“让野马回归家园、自由驰骋，这个工作我们会继

续做下去。”杨维康说。

过去 1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
员蒋琳从一名刚回国的博士后成长为团队首席、研究室主
任，并全程参与了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新库项目的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
“马这个研究方向，不仅带动了一个团队的建设，更让

我们建立了一套将古代与现代遗传资源相结合的研究新范
式。”她感慨道。

从“冷门”中开拓

2014年，从国外学成归来的蒋琳坐在办公室里，面临着
研究方向的选择。当时，所里研究重点在猪、羊、鸡等大宗畜
禽上，而关于马的研究，在所里乃至国内农业科研体系内都
是一个“冷门”领域。
“那时候，马学研究的大项目几乎没有。”蒋琳回忆道。

她却从这个“冷门”中看到了巨大的科学价值。“马是人类历
史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它承载了人类的战争、迁徙、交流
和文化。国外马学研究团队林立，与之相比，我们的差距太
明显了。”

蒋琳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拥有全球约 10%的家马马种资
源，能为全球家马的体高、适应性等一系列重要性状的精准
鉴定提供独特素材。比如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矮小体格的
西南马、适应藏区极端气候的藏马、善于走对侧步的岔口驿
马，以及适应极端寒冷的鄂伦春马等，几十个地方品种，这
些独特基因库正是突破国际研究壁垒的钥匙。

她决定投身于此的底气，源于所里前辈打下的坚实基
础。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原所长郑丕留、王铁权教授
等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就牵头完成了全国家畜家禽遗
传资源的第一次大规模普查。
“他们跋山涉水到最偏远的牧区和山区调查、测量、记

录。”蒋琳提到已故的王铁权时，言语中充满敬意。“比如广
西德保矮马，就是王老师等专家重新发现并极力保护下来
的品种。要不是他们当年的坚守，很多资源可能就消失了，
很多优异基因也可能就难以挖掘了。”这些珍贵的样本和数
据都保存在团队资深首席马月辉等创建的国家家养动物种
质资源库中，如今已成为研究所最宝贵的“家底”，支撑了大
量基因的挖掘和新种质的创制。

起初，坚持“冷门”研究意味着面对经费不足、关注度低
的困境，但蒋琳和团队更看重的是国际研究热点和国内资

源的独特性。
“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国外这么多顶尖团队都在做马

的研究，而我们有这么独特的资源，为什么不能做出有国际
影响力的工作呢？”她鼓励团队勇敢“走出去”，参加国际会
议、结识顶尖专家。

转折点发生在 2017年爱尔兰都柏林的一次国际遗传学
大会上。午餐时，蒋琳正好坐在了国际古 DNA研究领域顶
尖学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Ludovic Orlando旁边，
两人由此认识。

蒋琳介绍了中国丰富的马种资源和已开展的工作。“他
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的研究里缺少中国马的样本和数据。”
这次交流拉开了合作的序幕。在蒋琳的推动下，团队与
Orlando实验室的合作日益紧密。她坚信，将中国珍贵的资
源与国际前沿的技术和科学问题结合，一定能产出卓越的
成果。

在坚持中崭露头角

2014年还是团队研究生刘雪雪读研二的时候。初入实
验室，她对马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实验室主要做羊
的研究，对马的研究非常少。”她回忆道。在蒋琳的建议下，
她开始接触马的遗传数据，“当时觉得好奇，马的母系遗传
和别的家畜很不一样，就想试试看。”

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却让刘雪雪一步步深入了这个领
域。研究生期间，她用马的 X染色体数据“练手”，竟意外发现
与身高相关的遗传变异，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一结果让蒋
琳坚定了方向：“全球马学研究不能缺少中国马的声音。”

2018年，在蒋琳的极力推荐和 Orlando的邀请下，刘雪
雪得到一个前往意大利参加国际会议并作报告的机会。

这次会议成为刘雪雪科研生涯的转折点。当她报告完

关于高海拔马适应性的研究后，Orlando当场提出了几个问
题，茶歇时，交流从会场延续到场下。“我们从会上没来得及
讨论的问题，一直聊到后续可能的合作。”这次面对面的交
流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她后来接受欧盟玛丽·居
里学者项目的奖学金资助，申请赴法国 Orlando实验室进行
联合培养奠定了基础。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后续的科研攻关中。

“把冷板凳坐热了”

合作的首个突破聚焦于西方马体高性状的遗传机制为
何不能解释中国马的体高变异，并且体高性状的主效位点

一直未被鉴定。
原来，西方矮马中身高相关的突变位于 HMGA2等候

选基因上，但这个基因在中国德保矮马基因组选择信号分
析中并不是最显著的位点，而且在中国出土的古马中也没
有检测到 HMGA2的突变存在。

团队研究发现，中国马的身高由一个名为 TBX3的基
因主导。通过分析古马遗骸，他们追踪到该基因突变最早出
现在 2300年前中亚巴泽雷克文化的马群中，恰好对应中国
秦朝对高大战马的需求爆发期。

刘雪雪说，TBX3突变能加速四肢骨骼生长，解释近 10
厘米的身高变异。这项研究 2022年发表于《当代生物学》，
首次揭示了中国马体高进化的独特性，也为西南矮马的保
种提供了遗传标记。

随后，蒋琳团队继续深入研究马的体形和背部结构发
育是否与人类的骑乘革命有关。为了验证一个关键基因突
变对马体形和运动能力的影响，团队需要在小鼠模型上进
行实验。这个过程异常煎熬，团队硕士研究生贾垚甄几乎整
天泡在动物房。

更大的挑战来自论文修改阶段。《科学》杂志审稿人要求
他们补充马群体的表型数据来验证基因功能，而时间只有短短
几周。团队需要从 900多份中国马样本中，手工筛选出稀有的
基因型群体，并收集到完整的表型数据。“这个变异非常复杂，
必须用两三种传统实验方法一个一个地手工验证，国内团队所
有人都一起上，分秒必争。”团队博士生张艳丽回忆道。

2024年一天夜里，团队终于收到论文被《科学》正式接
收的邮件。

如今，刘雪雪已完成玛丽·居里博士后项目，即将回国
继续她的研究。张艳丽也获得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远航
计划资助，前往法国开展外派博士后研究。贾垚甄考取了心
仪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开启新的科研征程。从最初懵懂地接
触马遗传学，到在国际顶刊上发表重要成果，她们用自己的
经历证明了在“冷门”领域坚持与探索的价值。“我们把冷板
凳坐热了。”蒋琳笑着说。

面向未来，蒋琳希望基础研究的突破能更好地服务于
我国地方马种的保护与利用，让这一古老的物种在现代社
会焕发新的生机。

在马年到来之际，她们的故事也寓意着只要找准方向、
耐住寂寞、开放合作，即使在看似“冷门”的领域，也能耕耘
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广西德保的喀斯特山区，时常有一匹匹身高不
足一米的矮马驮着重重的担子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它
们仿佛从汉代史书中走来———这种被称为“果下马”的
珍稀物种，曾被当作消失了两千年的“活化石”。

1981年，当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王铁权发现它
们时，他也许未曾想到，这次相遇揭开了中国矮马发
展的新篇章。

如今，德保矮马因为“马中熊猫”的美誉而渐为人
知。作为世界仅存的两大矮马源流之一，德保矮马却
一度濒临灭绝。通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地方政府的
坚守以及产业创新者的探索，以德保矮马为代表的中
国小马们正奔向更广阔的舞台。

“果下马”再发现

“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资治通鉴》里
的这句话可能是中国古代矮小马匹的最早文字记载。
这里的“果下”意指马匹身材矮小，骑乘者可在果树下
自由穿行。

历史考证表明，果下马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曾是
宫廷宠物和西南地区的重要驮运马种，尤其是茶马古道
等商路上的运力担当。汉代以后，果下马在中原地区逐
渐绝迹。1968年，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墓出土了一匹
高仅 69厘米的果下马残骸，印证了其历史存在。

就在人们以为果下马已经不再存世时，20 世纪
80年代，中国西南矮马被重新发现了。这一发现工作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牵头。

王铁权作为马种资源调查负责人，在 1980年至
1981年间，先后在四川盐源县、云南通海县等地发现
体高仅 1.02米至 1.04米的矮马。

真正的突破性的发现在 1981年 11月，当王铁权
在广西靖西县龙临乡的集市上发现一匹体高 92.5厘
米的矮马时，他如获至宝。

随后，在广西德保县，他发现了体高仅 86厘米的
成年栗毛母马。这让他认定，这就是消失两千年的珍
稀马种———果下马。
这次发现并非偶然。早在 20世纪 70年代，中国

就启动了第一次全国家畜家禽种质资源普查，动员了
90余位专家和地方力量，旨在摸清国内畜禽品种的
“家底”。王铁权等老一辈科学家通过现场调查、材料
搜集和志书撰写，奠定了中国矮马研究的基础。

王铁权在《宠物矮马科技通讯》中记录了他的 13
次德保之行，从北京坐火车辗转至德保，坚持跟踪研
究直至 2005年。他做的工作为后续保护矮马奠定了
基石，也让德保矮马从默默无闻走进世界视野。

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德保矮马被确认为
中国最矮的马资源群体，其体高一般在 1.06米以下，
有别于体高 1.10~1.14米的百色马。更令人惊喜的是，
德保县及其周边地区（如靖西、那坡、田阳）保存了数
百匹同类矮马，尽管云南、贵州等地也有矮马的零星
发现，但德保的存栏量最大、优质群体最多。
王铁权在后续研究中指出，德保矮马与世界上另

一种矮马英国设特兰马并称为世界两大矮马源流。设
特兰马原产于英国苏格兰东北部设特兰群岛，而德保
矮马则产自中国西南的“陆岛”山区，两者在自然繁育
状态下体高均约 1米，但德保矮马更具原始性。通过
考古证据，专家推断德保矮马正是果下马的后裔。

资源普查不仅揭示了矮马的分布，还推动了科学
鉴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国马专家组组
长韩国才自 2009年起，多次率领团队赴德保进行科
学考察。他们通过建立全基因组数据库和 DNA建档
管理，确认德保矮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是宝贵
的国家级遗传资源。

韩国才指出，德保矮马是中国矮马中最标准的类
型，因稀缺性和品种优良性被称为“马中熊猫”。截至
2025年，全国矮马存栏量估计在 2000至 3000匹，其中
德保矮马占压倒性优势，但总量仍偏少。通过三次全国
性普查，我国逐步完善了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德保矮马
于 2018年被单独列为品种，成为国家级保护对象。

德保矮马再发现之前，全世界只知道英国设特兰
矮马。而果下马的重新发现被国外学术界视为 20世
纪马界的重大突破之一。

从爱好到使命

梁建森与德保矮马的缘分始于 1988年。他担任过
德保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因属马且喜爱动物，对德保特产矮马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任之初，他便发现矮马在当地随处可见，存栏
量高达四五千匹，主要用于山区运输。但随着公路交
通发展，矮马的农用功能衰退，存栏量锐减至千匹左
右，梁建森意识到保护刻不容缓。

凭借摄影爱好，梁建森开始系统记录德保矮马的
影像资料。他走遍德保的乡村，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
片，并整理文字记录。

在《矮马之光》一书中，他写道：“德保矮马之美，
在于骏马之美、人马之美，与自然和谐之美。”这些资
料成为国内最完整的矮马档案。他的工作不仅保存了
历史，还促进了德保矮马保护提上日程。

梁建森奔走呼吁，推动建立了国家级德保矮马保
种场。该保种场位于德保燕峒乡，占地 138亩，于 2012
年正式授牌。截至 2025年，保种场存栏量达 382匹，较
2023年增加了 116匹，并成功繁育 26匹新生马驹。

梁建森倡导“国有民养”模式，即政府将马匹交给
农户代养，并提供补助。在 2002年至 2010年间，这一
模式曾使存栏量增加，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老人
无力养马，这一模式逐渐式微。

梁建森反思道：“保护与利用必须结合。只保护不
利用，就像无源之水。”因此，他转向文旅融合，支持
建设 4A级景区“矮马王国”，打造骑乘体验、研学旅游
等业态。矮马王国成为德保旅游的新亮点。

梁建森还组织了中国第一支矮马少年马球队。
2012年，德保职业技术学校开设马术班，马球队赴北
京、内蒙古、山东等地表演，高额出场费一度轰动全
国。但不久后受限于教练和资金问题，项目难以为继。

梁建森坦言：“启动靠政府，持续靠市场。没有产
业化，保护不可持续。”他的新书《矮马之光》于 2024
年出版，系统总结了这些经验，并呼吁社会关注矮马
的文化价值。

当前，德保矮马保护仍面临挑战，经费不足、人才短
缺、市场化不够。但梁建森的努力已见成效。2024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印发《德保矮马文化产业品牌
宣传报道方案》，将县级工作提升为全区行动。梁建森
说：“矮马的故事是为爱所承诺的故事。它将在壮乡一代
代赓续。”他的坚守，让德保矮马从濒危走向复兴。

青少年马术的未来

在梁建森为保护德保矮马奔走之时，深圳骐骥马
场负责人周坤则在为马产业寻找新的出路。2022年，
周坤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旅行，无意中发现了当地的
白马品种。这些马体高 1.2~1.3米，健壮温驯，但长期
被当作普通蒙古马而忽视。

周坤意识到，它们正好符合国际 pony马（青少年骑
乘用小型马）的C级和D级标准。国际 pony马分 A、B、
C、D四级：A级（80厘米 ~1米，如宠物马）、B级（1米左
右，如设特兰马）、C级（1.2~1.3米）、D级（1.48米以下）。

此前，中国一直缺乏国产 pony马，长期依赖进
口，而进口 pony马每匹价值数十万元。

周坤是企业管理专业人士，他将商业思维引入马
产业，提出重视青少年马术训练市场，而非盲目追求
高端赛事。数据显示，中国有 3000多个马术俱乐部，
但青少年直接骑乘大马存在风险。pony马作为过渡，
可提升安全性，并培养青少年的爱心、平衡力等素质。

周坤联合中国马业协会和锡林郭勒盟政府，将这
种白马注册为商标“蒙萌马”。他又将“蒙萌马”引进深
圳，采用国际驯马方法训练，替代传统驯马方式，将
“蒙萌马”训练成适合青少年马术训练的 pony马。

随后，中国马业协会制定了“蒙萌马”100多项国
际标准，包括体形、血统、基因、功能、服从性等。2024
年，50多匹蒙萌马通过认证，植入专属认证芯片和护
照。“蒙萌马”每匹成本仅几万元，性价比远超进口
pony马。
“蒙萌马”的发现补全了中国 pony马的拼图。周

坤指出，德保矮马属于A和 B级，而“蒙萌马”属 C和 D
级，两者结合可覆盖全系列。这意味着中国有望成为全
球 pony马繁育基地，减少进口依赖，甚至出口世界。

德保矮马有望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今，梁建森
与周坤正在探讨如何让德保矮马加入 pony马体系。未
来，矮马产业或将走向文旅融合、宠物市场和国际赛事。

从王铁权的科学发现到梁建森的深情守护，再到
周坤的产业创新，德保矮马不再只是石山间的“活化
石”，而是乡村振兴、文化自信的载体。正如梁建森所
愿：“矮马之光，将照亮更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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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始祖马出现至今，
马的历史已有 5600万年。而直
到 1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
与马的故事才正式开始。从喝
奶吃肉到运输骑乘，马成为人
类数千年来最忠实的伙伴之
一。时光流转，随着技术进步，
机械轰鸣替代了马蹄声声，马
的身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
生产生活。

于是，在今天的科研板块
中，马的研究并不是关注的焦
点。但总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
追寻马的演化、破解马的基因
密码、梳理马的资源，致力于马
的保护、马产业的壮大。由此，
我们才知道马脸为什么会那么
长、我国马资源“家底”如何、中
国马有哪些独特的基因，也才
有了科学家守护独特的普氏野
马、德保矮马的动人故事。

在农历丙午马年到来之
际，让我们走进“人马情未了”
的科研篇章。

研究“古早”马，
搞清的不止“马脸为何长”

■本报记者刘如楠

2026年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
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邓涛与马结缘的第 32年。提起自
己的科考故事，他如数家珍。

要说其中最有趣的，便是在甘肃临夏盆地发现了世界
上已知脸最长的马化石。细腻的黄土作为缓冲，这具马头骨被
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这一新种被邓涛命名为“埃氏马”，它的
脸比一般的马长近 1/3，就连“脸头比”也是最大的。
“研究发现，它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跟它一起生活的

动物有 2种剑齿虎、3种鬣狗、3种狼，还有老虎、猎豹，甚至
雪豹等。”邓涛说。

原来，为了逃避这些食肉动物的追击，“埃氏马”需要更
加警惕、边吃边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日积月累，只有脸最
长、远远便能看到天敌、警惕性最强的马才能生存下来。
“马的故事远不止此，它能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邓涛说。

最完整的马骨架

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寻找化石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
础。最令邓涛惊喜的一次科考，要数 2009年的青藏科考。

那时，由于已经有了我国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基础，科学
家早已发现，三趾马可以作为青藏高原隆升的直接证据。
“我们参加科考，出发前还担心，还能找到三趾马新的化石
材料吗？还能有新的突破吗？”邓涛说。

到了实地看到三趾马化石时，邓涛的顾虑全然消散。他
们在 4000米高山上发现了一副完整的马骨架，“过去科考
发现的可能是一个头骨、单颗牙齿、分散的骨骼碎片等，但
这次发掘的马的主要骨骼都在”。

于是，他们小心地将各个骨骼块挖出，连沉积物一起包
好，运回北京。经过技术人员的修复拼接，一副完整的马骨
架赫然在目。

惊喜之余，邓涛开始思考：这么好的化石材料，能用来
解决什么科学问题？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一 460万年
前的“札达三趾马”化石，揭示出喜马拉雅山脉在上新世就
隆升到了现代的高度。

原来，生活在大草原、高山草甸等开阔地带的三趾马奔
跑速度更快。而在森林里由于树的阻挡，三趾马的奔跑速度

相对较慢。邓涛他们发现的这一骨架，恰恰是三趾马中奔跑
速度最快的一种。这揭示它的生活环境较为开阔。

三趾马生活的 4000米高度，已经到了高山草甸的地带，
这里没有树的阻挡，间接说明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隆升。

如今，这副马骨架还保存在古脊椎所，常常有世界各地
的研究者前来参观、研究。

永不停歇的奔跑机器

从最早始祖马出现至今，马的历史已有 5600万年，在漫
长的历史时期，它们自然地演化着。直到 1万年前，人类进
入新石器时代，人与马的故事才正式开始。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狩猎能力非常强，这是导致北美

大型动物灭绝的原因之一，其中也包括野马。15世纪末哥伦
布登陆美洲后，欧洲殖民者把家马重新带到了美洲大陆，部
分逃到野外成了‘野马’，但这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野
马。”邓涛说。

有意思的是，在第四纪冰期，当真马（每只脚只有一个
脚趾的现代马及其绝灭种）通过“白令陆桥”到达欧亚大陆
后，最晚的普氏野马被人类驯化，成为后来我们所见到的
“家马”。也就是说，美洲的野马只是生活在野外的家马，而
欧亚大陆的家马恰恰是野马的后代。

马无论是“移民”迁徙还是出逃野外，本质都是为了生
存。而在生存之战中，马最重要的一个进化策略是奔跑，以
更快的速度奔跑。
“食草动物为了对抗食肉动物，进化出了不同的策略。

比如大象变得越来越大，让食肉动物望而却步；犀牛的皮长
得越来越厚，让食肉动物知难而退。”邓涛说，“马的策略则

是跑得越来越快，让食肉动物难以追上。”
为了速度，马在进化上呈现出了许多特点：腿和脚越来

越长使得步幅增大，脚趾减到一个使得步频提高，脸部越来
越长方便发现天敌后迅速逃跑……“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像
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奔跑机器。”邓涛说。

正如古生物学家威廉·斯科特所言：“在马的演化中，一
切的牺牲都是为了获得更快的速度，最终使这种动物成为
一架‘奔跑机器’。”

人类的驯化无疑增加了马的生存概率，但也让马付出
了许多代价。从喝奶吃肉到运输骑乘，再到成为战争工具，
马的演化历史，也揭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马化石还能告诉我们什么

细数邓涛与马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追根溯源，他们
的缘分始于 1994年，这年他刚开始进行博士课题研究。

那时，学术界对于第四纪的起始时间争论不断，一种观
点认为始于约 180万年前，另一种观点认为始于 250万年
前。邓涛的研究支持了后者。

第四纪冰期海平面下降，导致连接东亚和北美的“白令陆
桥”出现，这一通道是动物和后来人类移民的关键路径。基于一
批新得到的、修复完整的真马化石材料研究，邓涛发现，真马第
一次在欧亚大陆出现正是通过白令陆桥迁徙而来。而通过更为
准确的测量，他们测定出化石时代为距今 255万年。
“这就说明，真马可以作为识别地质时期的典型标志。

比如人们发现了一组动物群化石，如果里面包含真马，那它
必定是第四纪的，反之则不是。”邓涛说。

此外，马还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气候标志”。通常，大

家基于晚期地层中的化石推断，普氏野马只生活在北方地
区。但在台湾海峡，渔民打鱼时竟捞上来了普氏野马的化
石，这让整个学界都很惊讶。

博士期间，邓涛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在第四纪冰
期强盛的时候，普氏野马一直向南扩散；到了间冰期，冰川
消融时，它们又退回至北方地区。因此，普氏野马的化石也
能成为人们判定气候波动时期的例证。
“包括马类化石中保留的牙釉质，都能告诉我们许多意

想不到的信息。”邓涛说，“利用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推断，有
的马吃碳四植物多、有的吃碳三植物多，而碳四植物大多分布
在热带等地区，碳三植物大多分布在寒冷的地区，这样我们就
能知道当时的气候环境信息、植被带如何分布等。”

前几年，邓涛再次获得了一批未被研究的马的化石材
料，这一次他把材料交给了自己的博士生，就如多年前自己
的导师那样。这位博士生将延续马的课题，续写马的故事。
“提到古生物，大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恐龙。其实，每一

种古生物都有许多有待探究的奥秘。如马、犀牛、鸟、鱼等，
只要深入其中，都能挖掘出很有意思的故事。”邓涛说。

淤

他们的科研
为何上演“抓马”剧情

■本报记者李晨

抓马是个技术活。一上午得抓一群马，马在山上跑，人
带着秤满山追。
“马可聪明了，它们没见过秤，害怕，死活不上秤。”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王勤谈起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的抓马
经历，哭笑不得。马是敏感的动物，在湖北、云南，王勤和团队为
了给马称重，不得不与它们“斗智斗勇”。

这一真实的抓马现场，恰似她投身马学研究的学术人
生———充满了意外转折、艰难破局与不懈坚持的“抓马”（Dra-
ma）剧情。她从零开始构建研究工具，在深山追逐散养的马匹，
为一种古老产业寻找现代价值。在王勤看来，每一次“抓马”不
仅是体力的挑战，更是对科研工作者智慧的考验。

从零开始构建研究工具

近年来，由于缺少科研经费支持，国内马学研究人才出
现断层，王勤毅然将全部精力投到马学研究上。

缺乏研究工具是王勤团队面临的首个挑战。
“在国外，马的价值高，配套技术非常成熟。”她解释说，

“比如动态捕捉系统，国外用多角度摄像头拍摄马匹运动，
一套设备价值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而国内连能准确测量马
匹身高的自动化设备都没有。

2021年，王勤团队开始研发低成本、适用于牧场环境的
马匹体形自动测定设备。经过 3年攻关，他们成功开发出基
于单侧摄像头的便携式自动测量系统，不仅能够准确测量
体尺数据，还能进行估重。
“我们采用动态图像分析技术，马匹只需从摄像头前

走过并稍作停顿，系统就能自动生成体高、体长、胸围等
数据。”王勤介绍道。这项技术的测量准确率与国际先进
水平持平，效率有较大提升、成本却大幅降低，不到国外
一套测量系统价格的 1/10，他们还希望更低。这套系统曾
在重要的马术比赛中进行了实地测试，将验马环节效率
提升了数倍。

更大的突破在基因分型技术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马研
究依赖国外基因芯片。“用国外芯片，一来不是为我们的马
种而开发的；二来一些关键信息对方不会主动告知，核心技

术和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王勤说。
王勤团队搜集了全球 90个马群体、近 40个品种的基因

组信息，构建了包含 2000多个个体的参考面板———这是目
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马基因组参考数据库。
“这相当于我们自己做了一部解读基因天书的辞典。”

王勤说。基于这一成果，团队开发了低成本基因分型技
术，仅用 1%的成本就能获得超过 95%准确度的全基因组
信息。

山中抓马的酸甜苦辣

王勤开始做马研究后，一位资深老师曾提醒她：“做好坐冷
板凳的准备。”当时国内马学研究的科研经费支持很少。但王勤
看到了行业的迫切需求，她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21年，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全面启动，王勤
负责多个省份的马种资源普查。这项工作让她对抓马有了
全新认识。

即使是简单的称重环节，也充满挑战。在北京一家设施
完善的马场，地磅埋在地下，隐藏得很好，马匹可以毫无察
觉地走过，顺利称重。

但到了山区，情况截然不同。王勤团队带着便携式秤
具，铺上防滑垫，但马匹一见到陌生设备就退缩不前。“前面
拽，后面推，跟拔河似的。”她回忆道，语气中带着无奈。

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在旅游点的马匹白天要接送游
客，普查团队只能避开马匹的“工作时间”，在它们“上班前”
或“下班后”争分夺秒地测量。

在湖北，曾经“辉煌”的利川马数量骤减。“这家有 5匹，
那家有 6匹。”王勤和团队不得不开着卡车拉着秤满山跑，
翻山越岭只为找到散养在山间的马匹逐一测量。

在云南，地形复杂，“看着离得很近，但走过去要半天”。
当地马匹多为散养，普查团队必须自己抓马。王勤发现，马
一旦被放归山野，就会变得异常警觉，“你追，它跑”。

更让她头疼的是测量环节。在云南大理，团队设置了围
栏，希望引导马匹走上秤台。“但很多时候马也挺拧的，特别
是未经过调教的马很难配合。”王勤描述道，有时为了测量
几匹马，团队需要花费一个上午。

被低估的马产品

除了基础研究，王勤和团队还积极探索马产品的开发，
其中马奶研究出乎意料地好。
“牧民常说‘不舒服就喝点马奶’。但是功能物质有哪

些、作用机制是什么，并不清楚。为验证马奶功效，挖掘马奶
中的功能性营养物质，团队开展了系列实验，结果令人惊
喜。”王勤表示。

在肠炎模型实验中，喂食马奶的小鼠肠道恢复效果显
著。“原本皱缩的肠道恢复了。”不仅肠炎，团队还发现马奶
对肺炎、肾炎、肥胖等多种疾病模型都有改善作用。他们还
对马奶中部分功能性营养成分，进行了分离、提纯。

通过分析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不同省区的马奶样本，团
队发现马奶中优质蛋白，特别是乳清蛋白含量非常高。研究还
显示，马奶含有多种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添加的有益成分。

团队进一步追踪了整个泌乳期马奶成分变化，“结果颠
覆了我们对初乳的传统认知”。王勤说，这些研究为马奶深
度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做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在为马产业寻找新的出路，为马

研究寻找新的方向，为将来的育种打基础。”王勤说，马如何从
役用等转向其他用途，找到新的特殊价值，是他们关心的课题。

在育种方面，王勤团队还开发了靶向芯片，用于早期筛
查。“传统育种要等马成年后测性能，周期长、成本高。现在
我们可以提前筛选，缩短育种周期。”团队还建立了马匹表
型测定体系，为全国统一标准奠定了基础。

她的团队在北京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建立了马科技小
院，分别聚焦中国温血马和特色马种选育。下一步，他们还
将开发运动捕捉系统，分析马匹运动姿态，既可以及早发现
问题，减少马匹受伤几率，也可用于骑手的训练提升。
“马产品需要重新认知和定位。”王勤说。
王勤认为，未来要保、育并重。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立足

地方马种资源，系统性地开展本土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在稳
定基本盘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引入杂交改良，逐步培育出如乳
肉兼用型、休闲骑乘用型、速度耐力型等专门化新品种。
“虽然还是很难，但春天马上要来了。”王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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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9年，邓涛（左一）等人在青藏高原发掘札达三趾马。

②2020年，蒋琳（右）与 Ludovic共同庆祝刘雪雪（中）博士毕业。

③2022年，王勤（左六）团队在云南开展大理马性能测定。

④德保矮马受邀赴 3000公里外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参加 2024年

那达慕盛会，梁建森（右二）随队考察。

⑤2019年，杨维康在野外考察。 以上均为受访者供图

⑥两匹普氏野马在互相挠痒。 杨维康 /摄

⑦德保矮马“在果下”。 梁建森 /摄


